
第一章 伸手要嫁妝

天亮了，秋語若已經熬了三天沒吃東西了，胃裡餓得火燒火燎的疼，還一陣陣的

心悸，但是她還想再堅持一下。

家裡該出去的都出去了，院子裡安靜下來，秋語若迷迷糊糊作了一個夢，夢中的

自己竟然就真這麼餓死了，後來又不知怎麼回事被扔進了河裡，這讓她猛地打了

一個激靈，醒了。

不知道是被夢嚇的，還是身體已經到了極限，她這會心裡慌得不行。

聽門口沒有動靜，她忍著心悸和頭暈，從草褥子下面拿出提前藏起來、手掌大的

半塊薄餅，揪下來一塊放在嘴裡慢慢地嚼。

吃了一半薄餅，心悸的感覺才得以緩解，這才有力氣從床底下的角落裡拿出個破

罐子，這裡面是她提前藏好的水。

罐子不大，中間還破了個洞，是之前存下的水，昨日她忍不住喝了一口，如今剩

下的也不多了。

秋語若先喝了一小口，然後又含了一大口，才把只剩一點水的破罐子放回去，然

後一點一點的往嗓子裡嚥水。

喝了水，她繼續回床上安靜地躺著，想著前街上的小娥就是堅持了三天，她娘最

後心軟了，沒有把她嫁給那個老鰥夫。

秋語若在心裡一遍一遍給自己鼓勁，再堅持堅持，爺爺奶奶說不定也會心軟的！

正想著，房門匡噹一聲被踹開，隨之就是祖母周氏的叫罵聲，「妳拿絕食嚇唬我

是吧，我不怕，死妮子我告訴妳，妳就算是餓死了，也是要被抬到蘇家去的！」 
這些像針一樣的話，雖已不會再讓秋語若傷心，卻扎破了她最後的希望。

秋語若歎氣，看來絕食計畫要泡湯了。

她閉上眼睛，忽略那連續不斷的叫罵聲，在心裡開始想接下來怎麼辦。

穿越到這個歷史上沒有過的大雍朝已經七年了，原來的八歲同名小姑娘，因為父

母弟弟意外去世，悲傷過度，發燒時無人過問而跟著去了，再睜眼就換成了現代

剛成年，也一樣父母雙亡，自己又倒楣遇到意外而亡的秋語若。

這個時代父母弟弟出意外，是因為三歲的弟弟發高燒，當時正趕上農忙季節，父

母幹活到晚上才得到祖母的允許帶弟弟去看病，卻因抄近路掉到河裡，找到他們

屍體時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

小姑娘一夕之間父母弟弟全死了，還被祖母罵是天煞孤星，害死了父母兄弟。

小小的秋語若不明白，明明是祖母不想耽擱秋收，白天不讓爹娘帶著弟弟去看病，

才導致他們晚上帶弟弟出去，沒看清路掉到河裡的，為什麼反過來罵自己？

小姑娘傷心難過又無力，她知道，家裡再也沒有人護著她了，那時候她才明白，

為什麼小時候的玩伴小草她娘病死了，她身體好好的沒過半年竟然也死了。

原來小孩子沒了爹娘庇護，想活著真的很難！

小姑娘傷心難過還害怕，最後引起了高燒驚厥。

被沙石車撞倒的秋語若在古代醒來，接收了小姑娘的記憶，昏迷中，把她曾經的

歡喜、現在的悲傷和害怕全都經歷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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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無數畫面在腦子裡播放，最後是現代的爸媽還有現在的爹娘，他們一同

說—— 
「若若，妳要保護好自己，要好好吃飯，好好長大。」 
秋語若咬著牙睜開眼，她要活著，不辜負上天給的重生機會，也不辜負爸媽和爹

娘的期盼。 
她吃盡苦頭，聽了無數的叫罵，挨了無數個白眼，好不容易長大了，沒病沒災的，

怎麼可能因為讓嫁的不是自己願意的人家就去死呢！ 
祖母後面又叫罵了幾句，被跟過來的三嬸給勸了出去。 
屋裡重新安靜下來，秋語若給自己的絕食計畫宣佈失敗，現在只能選擇嫁過去了。 
要嫁的蘇家，原本是自己一個孤女可望不可及的人家。 
家裡和蘇家議親的是從姊，其實按著當時兩家的情況，從姊和蘇家議親也算是要

高嫁。 
秋家這邊只是比一般莊戶人家日子過的略微好一些，產業也都是祖上傳下來的，

從姊的優勢是有一個讀書的父親。 
而蘇家卻屬於這一帶新起來的人家，前幾代他們家日子不好過，後來和從姊議親

的對象蘇雲廷，他的父親和親戚出門跑商，掙來了不小的家業還供了兒子讀書。 
兩家能議親，聽說是蘇雲廷他爺爺不願意孫子娶別的地方的媳婦，想著在他考出

去之前給孫子定下個本地媳婦，只是親事還沒定下來，蘇父就身子不大好了，家

裡當時想推掉親事，卻沒想議親對象蘇雲廷卻考中了秀才。 
這邊又想把親事定下來，那邊蘇父卻不同意了，兩家還沒掰扯清楚，蘇父直接病

故。 
秋語若原本以為，隨著蘇父的去世，蘇雲廷要守父孝，這件親事也就沒了再議的

必要，卻沒想到蘇家接連出事，先是蘇雲廷不小心摔了一跤，直接昏迷不醒，然

後是他母親承受不住接連不斷的打擊，也撒手人寰。 
蘇家那個老頭子為了不接手蘇雲廷和他下面的弟弟妹妹，想到了之前和他們家議

親的秋家。 
蘇雲廷已經昏迷兩個多月了，大夫都說醒過來的機率不大，說不定哪天就直接斷

氣了，大伯自然是不願意的。 
可是蘇家打定主意要給蘇雲廷娶個媳婦，好把蘇雲廷的弟弟妹妹給分出去，所以

蘇老頭每天都來鬧。 
祖父擔心他們鬧的時間長了，帶累了家族的名聲，最後許諾蘇家，自家會嫁一個

姑娘過去。 
想到這，秋語若又歎了口氣，最後這個需要嫁過去的變成了自己。 
正想著接下來怎麼和家裡談條件的時候，三嬸郭氏端著一碗麵湯進來了。 
郭氏把麵湯放在桌上，來到床邊，對秋語若說：「起來喝點麵湯吧，妳死都不怕

了，嫁到蘇家去還能比死都難？」 
秋語若雖然已經決定嫁過去了，但現在卻不能表現出來，她有氣無力地說：「他

家裡那麼大的坑，跳進去和死了又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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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道：「妳這孩子，以前不是挺機靈的嗎，這次怎麼就鑽了牛角尖了呢？不管

再大的坑，活著才有希望，妳現在死了，以後到了清明和中元，誰給妳父母燒紙

送錢？」 
她提到父母，哪怕秋語若覺得自己可以平淡對待這一切，可眼淚還是忍不住掉了

下來。 
秋語若的眼淚讓郭氏暗暗鬆了口氣，還能傷心就不怕，就怕什麼都無所謂了。 
「嫁過去難是難了點，但侄女婿是秀才，別人也不敢輕易欺負，現在是苦一點，

可等以後女婿醒了，再考個狀元回來……」 
秋語若打斷她的畫餅，「如果還能醒過來，家裡也不可能讓我嫁過去。」 
郭氏囁嚅一下才道：「……不管怎麼說，活著才有以後啊。」 
秋語若扯動一下嘴角，緩慢說道：「能活著，誰也不想死。」 
聽她有鬆動的意思，郭氏趕緊道：「嫁過去日子可能難過了點，卻到不了活不下

的地步，熬過這幾年日子就好過了。不管怎麼說，妳還是先吃點東西，要真熬壞

了身子，以後就難養過來了！」 
秋語若用理智壓制著身體需要進食的本能，依然不緊不慢地說：「這門親事是大

姊的，如果不是她和蘇家議親，咱們家現在也不會被蘇家賴上。不過三嬸說得對，

為了爹娘和弟弟以後有個香火，我不能死，要我替大姊嫁過去，但是嫁過去得讓

我活著呀，所以給她準備的嫁妝，也得和她的親事一樣給我才行。」 
聞言，郭氏頓了一下才道：「……我幫妳和老太太去說。」 
秋語若看著她道：「不是幫我，如果沒有那些嫁妝，我就算嫁過去最後也活不好，

與其受盡苦難的死，還不如現在就死了，可我若死了，就不知道是誰要嫁到蘇家

了。」 
這話一出，郭氏瞬間瞪大了眼睛，「妳！」 
秋語若卻不再說話，直接閉上眼睛也不看她。 
郭氏平復了一下心情，為了不把這個火燒到自家女兒身上，她只能咬牙道：「好，

我會想辦法讓妳把嫁妝也帶過去的。」 
秋語若這才睜開眼睛，恢復了以往的柔順笑容，「那就麻煩三嬸了。」 
看到秋語若身上曾經順眼無比的柔順，如今的郭氏只覺得好似有一口氣堵在心口。 
但秋語若可不能讓她記恨自己，便又道：「若是祖母願意好好為我找個人家，我

也不想這樣麻煩三嬸。」 
所以妳也別怨我威脅妳，禍是誰引來的，妳就去怨誰去吧。 
當下，郭氏在心裡把老大一家子給罵了個遍，再看餓了三天沒一點精神的秋語若，

到底順氣了不少。 
「要嫁妝的事不能我先說，妳吃了東西後自己去和老爺子說，到時候我給妳搭言。」 
不管給家裡要嫁妝時郭氏能不能幫上忙，秋語若都不準備繼續絕食了，因此郭氏

一說完，她就應了聲「好」。 
郭氏一聽，心裡鬆了一口氣，扶著秋語若坐起來，怕她端不住碗，又自己端著碗

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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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語若喝了半碗麵湯就不再喝了，讓郭氏先放桌子上，自己待會再喝。 
三天沒吃飯，胃裡早就空的連酸水都冒不出來，一口氣喝太多真會做下病的。 
秋語若願意吃東西，絕食這事就算過去了，郭氏就道：「那妳先喝著，鍋裡還有，

待會我再給妳盛一碗。」 
秋語若「嗯」了一聲。 
郭氏出去後，直接去了公婆住的堂屋。 
堂屋裡，老兩口正坐在那裡商量事，不等他們問，郭氏就說：「爹，娘，語若願

意吃東西了。」 
周氏聽完，先哼了一聲才道：「我就知道她這是嚇唬我呢，跟她那喪門星娘一樣，

好的不學，淨學這些拿捏人的伎倆！」 
秋老頭敲了一下煙桿，說了句，「行了，少說兩句。」 
周氏撇了撇嘴，也沒再繼續說下去。 
 
秋語若歇了一會才把剩下的半碗麵湯喝完。 
等郭氏從堂屋裡出來，又進了秋語若住的小半間屋子裡，看到桌子上的空碗，她

道：「我再去給妳盛一碗。」 
三天的飯不是一頓能補上的，秋語若只說，「等一會吧。」 
看她依然虛弱，郭氏雖不忍心卻還是道：「老爺子還等著妳去他們屋裡一趟呢。」 
秋語若卻不再像以前一樣隨時應候，只淡淡地說：「等晚上吧，我這會還起不來。」 
得了回應的話，郭氏也不勉強她，「待會做午飯之前我再給妳盛一碗麵湯，分開

多喝幾碗，晚上應該就能起來了。」 
秋語若「嗯」了一聲。 
這幾天秋語若反抗婚事的表現，讓郭氏認識到她並不像自己曾經以為的懦弱柔順，

不管是之前用絕食抗爭，還是剛才對自己的威脅，都顯示出她既有韌性也有心計。 
這樣的心性，再加上比她從姊出色的長相，如果以後蘇雲廷能醒過來，秋語若的

日子一定不會過得太差。 
既然有一絲翻身的可能，郭氏就想著給她賣個好，「不是嬸子捨不得給妳做好點

的，是妳餓的時間長了，什麼東西都沒有麵湯養胃，等過了這兩天，胃口養過來

了，嬸子再給妳做好飯補一補。」 
兩人還有合作，秋語若應下她的好，對她笑了笑，說：「我知道，整個家裡就數

嬸子待我最好，之前那麼說話是我不對，嬸子不要記恨我。」 
她這麼說也不完全是出於利益關係，郭氏雖然小心思多了點，但她也從未主動欺

負過自己，真就是這個家裡待自己最好的人了，所以秋語若說這些話時是帶著真

誠的。 
郭氏確實沒主動欺負過秋語若，卻也沒做過什麼對她好的事，面對秋語若的真誠，

郭氏有一點心虛。 
再看她現在的樣子，又有點不忍，但是可憐了秋語若就要自家閨女頂上去，最後

只匆匆留下一句「好好歇著吧」就拿了碗轉身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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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做飯前，秋語若又分兩次，喝了一碗三嬸兒子二生送來的麵湯，吃飯的時候

也是他給送的午飯。 
既然已經決定出嫁，秋語若不再多想，只一心恢復體力，晚上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吃了午飯，身上總算恢復了一點力氣，等秋二生把碗筷端走後，秋語若忍著頭暈

下床緩慢活動了兩圈…… 
 
 
早上還覺得要堅持不住的身體，幾碗麵湯兩頓飯下肚，雖不能完全恢復，晚上卻

也有力氣正常行走了。 
郭氏被公婆催著來叫秋語若過去。 
早晚都要面對的事，秋語若也不推托，跟著郭氏一起進到堂屋。 
秋家的當家人是秋語若的爺爺秋老頭，秋老頭名叫秋照山，今年五十多歲，娶妻

周氏，育有三子一女，女兒最大，嫁人後除了年節少有回來的時候。 
長子秋啟山，最得秋老頭看重，早早就送到私塾讀書，也是他的閨女和蘇家議親，

現在被蘇老頭賴上，就想著推秋語若去頂缸。 
秋啟山娶妻張氏，育有一女一子，女兒比秋語若大一歲，兒子比秋語若小半歲。 
秋語若的父親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下面就是老三秋啟用。 
秋啟用娶妻郭氏，育有一女兩子，女兒比秋語若小一歲，長子十歲，次子五歲。 
秋語若進到堂屋，不只爺爺奶奶，大伯秋啟山、大伯娘張氏，還有三叔他們也都

在。 
秋語若規規矩矩地叫人，秋老頭應了，然後讓她先坐下。 
見她乖乖坐下，完全沒有要反抗的意思了，秋老頭這才說：「能嫁給秀才公，已

經是妳的福氣了，以後成了家，是大人了，就不能隨隨便便使性子了。」 
秋語若心裡呵呵，那麼大的福氣，明明是你大兒子的閨女的，你怎麼不讓她去享

福？ 
可不管心裡怎麼想，她表情沒變，先柔順地應了聲「知道了」，然後再抬頭，看

著秋老頭說：「爺爺，您之前說過，嫁給秀才公，家裡會給十兩銀子的陪嫁，現

在他們家裡遭了難，嫁妝銀子能不能多加一點？」 
秋老頭說嫁給秀才公有十兩銀子的陪嫁，那是對長孫女說的，在決定讓秋語若替

嫁時，他就沒打算給陪嫁銀子。 
來家裡鬧騰的蘇老頭，比起他去世的兒子可差太多了，不但來逼親還不給聘禮，

說什麼他去世的兒子已經拿過無數的東西來，那些東西比一般人家的聘禮都多。 
蘇老頭來家裡耍無賴，就會說——什麼自家只收禮不嫁女就是一女想收兩次聘禮、

什麼賣孫女的人家也沒有這樣賣的！ 
秋老頭吵不過、賴不過，最後只能應承他嫁一個孫女過去。 
蘇家沒給聘禮，現在秋語若不但開口提陪嫁銀子，還要求再加一點！ 
秋老頭自然是不願意的，正要拒絕，坐在他旁邊的老伴先忍不住了，站起來就指

著秋語若的鼻子罵，「妳是作夢還沒醒了吧！竟然敢說加往上加陪嫁，別說加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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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妳一個在家吃白食長大的，有什麼臉給家裡要陪嫁？妳也不照照鏡子，看妳

自己是個什麼東西，值不值十兩銀子，還敢說往上加！」 
她肆無忌憚的罵，直到後面罵得太難聽了，秋老頭才說了句，「行了，少說兩句

吧。」 
秋老頭發話，周氏又瞪了秋語若一眼，這才重新坐下。 
這些年，每當周氏心情不好的時候，秋語若總會被她當做出氣筒，有沒有理由都

可以臭罵一頓。 
秋語若前世父母出門打工時也是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雖然奶奶有點偏心二叔家的

堂弟，但脾氣整體還算不錯的，最起碼不會動不動就罵人。 
剛重生到這個時代時，每當被周氏罵，秋語若就覺得自己在黑化邊緣徘徊，恨不

得放把火將這個家給燒了，最後還是因為捨不得自己的命，才放棄半夜把全家人

房門從外面鎖上，放火燒家全部完蛋的計畫。 
因為不能毀滅，所以在周氏心情不好罵人的時候，秋語若只能忍著，而被罵了幾

年，她也從一開始的咬牙忍著，變成了不看不聽，心裡去想別的事情轉移注意力。 
所以周氏這一頓輸出秋語若直接忽略，低著頭不看她，對她罵的內容既不過耳也

不過心。 
直到秋老頭制止，秋語若才重新抬起頭，對秋老頭示弱道：「爺爺，我以前也從

沒想過跟家裡要陪嫁的，爹爹去世，你們白髮人送黑髮人已經很痛苦了，還要辛

苦把我養大，我怎麼可能還給家裡要陪嫁？只是這蘇家，若是嫁過去沒點銀子傍

身，不等我累死，恐怕就已經餓死了。」 
秋語若提起過世的父親，喚醒了秋老頭對次子所剩不多的父子之情，而且蘇家現

在的情況比起一般的農戶還不如，家裡病的病、小的小，除了張嘴吃飯就沒有一

個能頂事的，如果真不給秋語若點陪嫁，她會不會被餓死還真不好說。 
秋老頭再不重視秋語若，她也是次子留下的唯一血脈，養都養大了，也不會盼著

她去死，更何況她嫁去蘇家確實是替家裡解了困。 
秋老頭考慮了一番後說：「蘇雲廷有秀才功名，妳什麼都沒有嫁過去也確實不好

看，不過家裡最多只能湊出十兩銀子，這已經是家裡能拿出的最大極限了。」 
秋語若原本的目的也是要來這十兩，剛才說讓他加一點只是不想讓他少給罷了。 
現在秋老頭鬆口了，秋語若趕在周氏開口之前對秋老頭說：「我就知道爺爺心裡

是有爹爹的，我能替爹爹為爺爺分憂，也算爹爹為爺爺奶奶盡孝了。」 
秋語若表示自己是心甘情願嫁過去的，秋老頭終於滿意地點了點頭。 
秋老頭自來要面子，秋語若願意替嫁，可比不情不願地塞進花轎裡強多了。 
看到老頭子的反應，周氏把剛才想要說的話徹底地嚥了下去。 
秋語若對秋老頭示弱，對秋啟山卻沒了剛才的柔弱，她正色道：「大伯，既然要

我替大姊嫁到蘇家，你們之前為了這門親事準備的嫁妝什麼時候給我？」 
秋啟山自然是不想給的，於是他下意識就看向了妻子。 
張氏帶著滿是寬和的笑意說：「語若啊，家裡都給妳陪嫁了，我們準備的這些東

西還是給妳大姊留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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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語若臉上卻沒一點笑意，「我父母雙亡，答應替嫁，是替爹娘給爺爺奶奶盡孝，

爺爺給我陪嫁銀子，也是因為我是他的親孫女，是我爹爹留在世上的唯一血脈。

如今大伯娘這麼說，是大伯讓去世弟弟的女兒代替自己閨女嫁給將死之人，卻不

給任何補償的意思嗎？」 
這個帽子扣得可太大了，秋啟山自小讀書，少年時期就考中了童生，從那時候起，

全家人都認為他以後是要做官的，雖然後來府試屢次考不中秀才，但讀書人的名

聲他是一定要保護好的。 
儘管秋語若說得就是他心裡想的，可這般直白地被點出來就不行了！ 
秋啟山心裡惱恨，秋語若以前裝作少言不語的樣子，原來竟是這般伶牙俐齒。 
他趕緊反駁道：「妳這孩子想哪去了，妳大伯娘的意思是，給妳姊姊準備的嫁妝

不一定適合妳，我正想著給妳準備些妳能用得上的東西呢。」 
秋語若也不聽他要給自己準備什麼東西，直接說道：「大伯說得是，你們給大姊

準備的都是好東西，以後蘇家也用不上那種檔次的東西了。那就按大伯說的，東

西給大姊留下，她以後找到好人家還能用，我這邊就按著大伯娘以前說的，大姊

的嫁妝值二十多兩銀子，我無父無母比不得大姊尊貴，您只給我二十兩銀子做嫁

妝就好。」 
說完，她就目光堅定的看著秋啟山。 
她現在還沒有報復他的能力，但是該要的銀子必須得要！ 
第二章 豁出去要好處 
秋啟山在心裡怨了一句妻子平日口無遮攔。 
現在好了，秋語若跟老爺子要了十兩銀子，反過來又給自家要第二遍。 
秋啟山是長子，又有讀書天賦，家裡的資源自來都是緊著他取用，他這些年雖然

沒考中秀才，卻用讀書交際的名頭把秋老頭手裡的錢掏出來不少，二十兩銀子對

他來說不算多。 
但是能拿得出來，並不代表他願意往外拿。 
秋啟山找理由，「語若啊，妳大伯娘說那些話都是誇嘴，妳也知道，大伯一直在

讀書，手底下也沒什麼進項，給妳姊準備的嫁妝，別說二十兩，其實連十兩銀子

都沒有，那些東西看著多，其實也就是三五兩的東西，要不我回去湊一湊，把妳

成弟娶媳婦的五兩銀子先讓妳帶過去？」 
秋語若心裡冷笑，嘴上卻道：「大伯這樣說，好像我在難為您一樣，我可擔不起

耽擱爺爺長孫娶媳婦的罪名，既然大伯沒錢，那您就把為大姊嫁到蘇家準備的嫁

妝給我吧。」 
聽她說要自家閨女的嫁妝，張氏一下子就激動了，「琳兒的嫁妝從她不到十歲我

就開始攢了，妳一張嘴就……」說到這裡她頓了一下，想到還得靠著秋語若替閨

女嫁給那個活死人，又放軟了語氣，說：「語若，琳兒的嫁妝真的不適合妳，我

和妳大伯也是真沒錢，妳已經有家裡給的十兩銀子，差不多夠用了，就別再為難

我們了。」 
秋啟山也說：「是啊，我們手底下是真沒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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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看不得長子給秋語若賠小心，心裡的火氣又一下子上來了，開始指著秋語若

的鼻子罵，「我怎麼養大了妳這麼個惡毒的喪門星，妳大伯都說手底下沒什麼銀

子了，妳還這麼逼他，妳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自穿越以來，秋語若對於周氏的叫罵從來沒有還嘴過一句，但是現在她不想再忍

了。 
她站起來，抬頭直視周氏，「是大伯先逼著我用命換他閨女的自由，我給他要些

補償有什麼錯？奶奶既然都這麼說了，我今天還真就逼迫一次，大伯如果不給我

二十兩銀子，我就不替嫁！哪怕你們一根繩子把我吊死最後扔到水裡我也不替

嫁！」 
一開始她的聲音是正常的，後來越來越大，到最後一句話，她是撕心裂肺地喊出

來的，喊完後，身體剛補充的一點能量全部用完，她一下子就沒了力氣，癱軟在

地上。 
雖然身體癱了，但她心裡卻變得暢快起來，她忍不住笑了，終於不用再忍這個老

煞筆了。 
她的笑聲喚醒了因為她的反嗆而愣住的周氏，她惱羞成怒地抬腳要踹秋語若，卻

被秋啟用給抱住了。 
在周氏的叫罵聲和秋啟用的勸阻聲中，秋語若避開了要扶自己起來的郭氏，改成

平躺在地上，看著屋頂的椽條，積攢了力氣繼續喊—— 
「爹，娘，你們為什麼把我自己留在這世上？我活不下去了，你們把我也帶走吧！」 
秋老頭被叫罵的妻子和撒潑的孫女鬧得頭疼，訓道：「行了，都少鬧兩句！」 
秋老頭在家中還是很有威望的，他一說完，周氏就不再叫罵了。 
她停住了，秋語若也跟著閉嘴，跟周氏叫囂還能不被單獨針對就已經是勝利了，

該退縮的時候就得知道退縮。 
郭氏再次靠過來，秋語若就不再躲避她的攙扶，順著勁起來。 
重新坐回椅子上之前，秋語若看了她一眼，郭氏微不可查的點了點頭，轉身坐在

安置好婆婆的丈夫身邊，用胳膊輕輕地撞了他一下。 
秋啟用嚥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才對秋啟山道：「大哥，二哥就留下語若這一個

血脈，別說她是替琳兒嫁到蘇家的，就算不是替嫁，正常侄女出嫁，你做大伯的，

就算是為了早逝的兄弟，給侄女按著自己的閨女來陪嫁也是應該的。」 
聞言，秋啟山不可思議地看向秋啟用，他沒想到，自來刁滑的老三竟然會主動幫

秋語若說話。 
秋啟用避開秋啟山的眼神，以前不跟老大起衝突，一是因為他是大哥，第二就是

兩人沒什麼大的衝突。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自己如果不幫著秋語若從老大手裡拿到錢，看她現在這副能

豁得出去的樣子，她是真能不給銀子死也不嫁，到時候老大就敢把替嫁的主意打

到自己閨女身上！ 
誰的孩子誰心疼，為了閨女，自己今天也得站出來！ 
更何況，老大讀書，家裡的收入大部分都花他身上，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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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個秀才都沒考中，眼看著孩子們都大了，也正好藉著這個機會也提醒一下爹，

下面的孩子年齡都挨上了，都到了用錢的時候了！ 
秋啟用不看秋啟山，只按著和妻子商議好的，對秋語若道：「姑娘出嫁，平時穿

用的東西還是要準備一些的，家裡和妳大伯給銀子，三叔能力有限，讓妳三嬸給

妳做兩床被子和兩身衣裳，出嫁的時候也好看。」 
秋啟用突然這麼大方讓秋語若很是意外，她微怔了一下才趕緊從椅子上起來，對

秋啟用夫妻鄭重道謝。 
秋啟用這事做得大方，讓秋老頭對小兒子多了兩分滿意，再加上被秋語若勾起那

點對次子的父子之情，就對長子說：「語若到底是替琳兒嫁到蘇家，你也拿十兩

銀子給她吧。」 
秋啟山不管是手底下存的錢還是讓秋語若替嫁，都是因為有父母偏愛，現在秋老

頭發話了，他心裡就算不想出也不得不應了聲「是」。 
秋語若也見好就收，好像剛才說秋啟山不出二十兩就不嫁的人不是自己一樣，對

秋老頭說：「爺爺既然發話了，我也不說別的了，就按著爺爺說的辦吧。」 
秋語若的識時務讓秋老頭很受用，捋著鬍子又說了些讓秋語若以後要賢良淑德的

話。 
秋語若心裡呵呵，他說一句就在心裡補充一句「記得給你大孫女也說一遍」，心

裡不管如何反強，面上卻一點不顯的溫順點頭。 
秋語若剛才痛快地反擊了一次，現在耐心變得有些不足，也不管他盡沒盡興，就

開始身體搖晃，一副要站不住的樣子，嚇得郭氏趕緊過去扶住她。 
秋老頭看她虛弱的樣子，對老妻說：「這幾天給她好好補補，到時候出門的時候

也好看。」 
然而對丈夫的話從來都言聽計從的周氏這次卻沒有應話。 
秋語若在她手底下討了幾年生活，哪裡不明白她這是又在拿捏自己。 
拿捏就拿捏，反正已經被她拿捏好幾年了，在答應給自己的銀子沒到手之前，秋

語若再一次彎下了腰，「奶奶，剛才是我不對，妳別生我氣了。」 
可周氏並沒有因為秋語若的道歉而消氣，只「哼」了一聲，還是不說話。 
秋語若心道：這是還想讓我和以前那樣卑微的乞求她？作夢！ 
現在自己手裡有替嫁籌碼，給她道歉是為了名聲考慮，若還是像以前那樣把自己

的位置放在塵埃裡，估計秋老頭也會覺得自己和以前一樣好拿捏，剛才許諾的銀

子，給的時候就要打折扣了。 
為了保護自己的銀子，秋語若也不能再繼續道歉，只問她，「奶奶的意思是，不

用我替嫁了？」 
周氏道：「妳想得美！」 
秋語若毫不迴避她惡狠狠的眼神，只平靜地道：「既然還讓我替嫁，在出嫁之前，

我的飲食就按著大伯補身體時的標準吧，每日兩個雞蛋，只吃細糧，我的腸胃餓

了幾天不能急著吃肉，那就兩天一隻雞，就從後天開始吧。」 
周氏聽完可氣壞了，秋語若說的這些，也就長子考試前後才會吃幾天，就連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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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沒這麼吃過，她竟然敢要一樣的待遇！ 
她指著秋語若恨聲道：「就妳這樣的喪門星也敢想要這樣的飲食，也不看看妳自

己配不配！」 
秋語若語氣依然平靜，問她，「奶奶是不是覺得，有個喪門星的姊妹對家裡的兄

弟姊妹有益？」 
這句話一下子止住了周氏的叫罵，讓家裡其他人也多了兩分思慮。 
秋老頭就對老妻嚴厲道：「以後那些話不要再說了！」 
周氏也怕秋語若帶累了老大家孩子的名聲，趕緊說：「知道了，以後不說了。」 
不等她再說別的，秋語若就對秋老頭道：「爺爺，我既然答應嫁，就是做好了面

對以後艱苦生活的決定，蘇家那一家子，病的病、小的小，我若是身體不好，再

有心也是無力。我不想麻煩家裡，才說和大伯一樣的飲食補身體，其實我現在的

情況吃幾天補藥才是最好的。我身體好好的，才能把蘇家那幾個弟弟妹妹養大，

到時候誰不說您仁義，咱們家的孩子養得好！」 
秋老頭好面子，秋語若這話算是說到他心坎裡了，直接大手一揮，決定道：「語

若出嫁前就按著老大科舉時的伙食標準。」 
秋語若忽略掉周氏的臭臉，露出一個親近又驚喜的笑容，對秋老頭說了句，「謝

謝爺爺。」 
相比起前幾天的要死要活，現在這樣才是秋老頭要的效果，他滿意的「嗯」了一

聲。 
 
為了不讓秋語若多浪費糧食，周氏緊催著秋老頭和蘇家商議出七日後成親的決定。 
秋語若吃了兩天上輩子再普通不過，今生卻是第一次吃到的精細飲食，餓了三天

的身體終於開始恢復了。 
但就算身體恢復，她也不再動手家裡的事，又養了兩天才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 
周氏看她對婚事不再抗拒，便對她這幾天的不幹活選擇了眼不見為淨。 
其實秋語若自己的東西少得可憐，幾件大姊不要的衣服、幾個不值錢的小頭飾，

還有十幾文這些年存下來的壓歲錢，一個包袱就能包起來。 
好在還有三叔答應的兩身衣裳和兩床被子，要不然只這一個包袱的嫁妝真的太過

寒酸。 
三叔許諾的東西都已經做好放在她屋裡了，只是爺爺和大伯許諾的銀子還都沒給。 
秋語若決定明天再給他們要，今天她先把當初昏迷，半夜清醒後藏到後院裡母親

的陪嫁銀手鐲拿回來。 
當初父母弟弟一同遇難，秋語若昏迷，如果不是家裡忙著秋收，母親的銀手鐲早

就被周氏給搜刮走了。 
她悄悄拿回藏起來的銀手鐲，第二天又催他們給許諾的銀子，卻一直到出嫁前一

晚才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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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陣鞭炮聲中，蘇雲廷的意識再一次清醒過來。 
前世他位極人臣，身邊卻無一位親人，孤獨終老後竟然重新回到年少剛昏迷時。 
意識剛清醒時蘇雲廷是驚喜的，以為上天給了他一次保護家人的機會，可惜現實

又給了他當頭一棒。 
重生後，他只是意識清醒了，在意識清醒時也能感受到身體接觸的東西，可身體

並不受意識掌控，依然呈現出昏迷的樣子。 
重生回來，沒有給他保護家人的機會，而是讓他補上前世的空白，親身感受一番

家人陸續離世時的經過。 
他只能無能為力地親身感受著，比前世清醒後直接面對結果更殘酷。 
從來往的人說話聲中，蘇雲廷知道今天是自己成親的日子。 
但是他心裡清楚，新娘最後沒有進自己的家門，她會和母親一樣，用放棄生命的

辦法來逃避這個一眼就能看到頭的悲苦家庭。 
她會選擇半路棄轎跳河，而自己就和當初母親放棄生命時相同，只能像個死人一

樣躺在這裡，不能給他們活下去的期望。 
今天家裡不再是一片死寂，院子裡喜慶又熱鬧，鄰居順才嬸子忙進忙出，幫著什

麼都不懂的弟弟妹妹操持婚禮需要注意的事。 
把自家趕到這個破敗老院的祖父也帶著二叔一家子來了，蘇雲廷雖然睜不開眼，

看不到他們的表情，卻還是能感受到他們的歡喜。 
累贅終於被接手，他們當然是歡喜的。 
弟弟妹妹們也歡喜，只是歡喜中帶著忐忑。 
族長也過來了，他是來為自己主持婚禮的，他的語氣中滿滿的都是遺憾，倒比一

旁的二叔顯得多了兩分情誼。 
只是他這兩分情誼太過淡薄，當初祖父把自己一家分出來時他沒有為自家說過一

句話，後來妹妹弟弟們相繼出事他也沒有幫扶過一次。 
這種只浮於表面的情誼，多兩分少兩分又有什麼區別呢？ 
外面又是一陣鞭炮聲，迎親的隊伍出發了。 
時間緩慢而過，蘇雲廷的意識清醒痛苦又無力的等待著他們帶回噩耗。 
 
在一聲聲恭維秋老頭仁義厚道的聲音中，秋語若上了花轎，隱約還能聽到周圍的

人議論，新娘為什麼沒哭嫁。 
秋語若心裡嗤笑一聲，人家姑娘哭嫁是捨不得父母家人，而自己，父母早就去世，

家裡除了不當家的三叔一家還算有那麼一點點情誼，其他人，別說離了他們自己

會哭，能忍住不笑都得感激蘇雲廷的昏迷不醒。 
秋語若坐著花轎離了生長的村莊，在過橋的時候突然一陣心悸。 
她前世水性不錯，哪怕今生父母喪生河道她也不怕水，過橋心悸也是從來沒有過

的。 
捂著顫抖慌亂的心臟，秋語若突然想到前幾天絕食時作的那個，自己因為絕食餓

死又被扔到河裡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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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現在心悸是因為潛意識受了夢境的影響，還是自己餓死又被扔到河裡，

是真實發生過的。 
畢竟自己是從現代穿越過來的，毫無障礙的重生在這個身體裡，還有昏迷時爸媽

和爹娘的殷殷期盼，再想之前那個感受無比真實的夢境，真的讓她很難不懷疑，

那個夢境就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 
她放下捂著心臟的手，攥緊拳頭，心裡再一次的堅定道：不管夢境是否真實發生

過，也不管以後的生活多艱難，我都不會放棄的！ 
隨著心裡越來越堅定，那心悸的感覺也慢慢消退了。 
 
迎親隊伍出了家門，身邊依然有人進出，蘇雲廷卻只能平靜地等待著噩耗。 
時間一絲一縷慢慢劃過，隨著族長的一聲，「應該差不多快到了。」 
蘇雲廷被抬到屋外，遠處一陣鞭炮聲打破了他心裡的死寂，內心深處忍不住生出

一絲奢望，心裡有了奢望，等待變得更顯漫長。 
鞭炮聲落下，院子裡擁進來很多看熱鬧的人。 
蘇雲廷聽著新進來的人，毫不顧忌的在自己周圍議論，秋家讓姊妹換親，被換的

妹妹心中不願而絕食抗議的事。 
前世，秋家姑娘寧死抵抗的婚事，在她跳河身亡後依然埋在了蘇家的墳裡。 
目前看來，秋家姑娘並沒有跳河，但是蘇雲廷不敢保證轎子裡的人還是活著的。 
就如同前世醒來後弟弟告訴自己，母親是意外而亡，但現實卻是母親出的意外，

只是她想讓人認為她的死是意外。 
花轎入村，氣氛熱烈起來，沒一會，花轎就停在了蘇家門口。 
在一聲聲「新娘子來了」的歡呼聲中，轎簾被掀開，秋語若在紅蓋頭下面，看到

一雙婦人的手向自己伸了過來。 
把手放入婦人手中，隨著她下轎、跨火盆、進入蘇家門。 
聽到新娘下轎的消息，蘇雲廷先是一震，然後心裡就生出無限的希望。 
秋家姑娘能活著踏入蘇家大門，弟弟妹妹們的悲慘命運是不是也有改變的可能？ 
因為情緒太過激動，蘇雲廷的意識開始疲憊，他不想在這個時候重新陷入昏睡，

他想「見見」自己的新娘，想改變前世既定的現實，想清醒地和她一起完成成親

儀式。 
秋語若跟著婦人慢慢走到一個竹榻旁，紅蓋頭擋住了前面的視線，卻擋不住下面，

她看到榻上躺了個身著紅衣的人，因為視線被垂下來的蓋頭遮擋，她看不到他的

模樣，也看不到他的身高。 
新娘進了家門，就有人招呼著趕緊把新郎扶著坐起來。 
蘇雲廷的意識堅持到拜堂結束就再一次陷入昏迷。 
拜過堂，新郎重新被抬回屋裡，秋語若還是被剛才那位婦人領著。 
看熱鬧的人也跟著進了新房，發現新娘太過乖順，既沒有渾身無力地被架著進門，

也沒有滿是憤恨的掙扎，現在都進到新房了，她還能安靜地坐在昏迷的蘇雲廷身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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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語若的表現沒讓他們看到預想中的熱鬧，所以一個個都嚷嚷著要看新娘子。 
扶著秋語若的趙氏就問：「弟妹，嫂子代雲廷兄弟幫妳把蓋頭揭了？」 
秋語若輕輕吐出一口氣，說了句，「有勞嫂子。」 
聽到秋語若的回答，趙氏面上的笑容都輕鬆了兩分，在一眾的催促聲中，掀開了

秋語若的紅蓋頭。 
秋語若長相標緻，不太好的氣色也被新娘大妝掩蓋，模樣遠超眾人預期，而且這

樣的親事竟然還有兩床被子和兩個包袱的嫁妝！ 
新娘這模樣，別說配昏迷不醒說不定哪一會就掛掉的蘇雲廷，就算他清醒的時候，

娶個這樣的媳婦也是能配得上的。 
蘇雲廷人都昏迷了還能娶到好媳婦，有些人心裡就有不舒服了，趙氏聽他們嘴上

說的祝福話，內裡卻都是向秋語若心裡捅刀子的意思，趕緊說：「新娘子也見了，

以後有的是說話的時候，大家先出去吧，讓弟妹先歇歇。」 
有那心裡不舒服的人就說：「蘇淮家的，妳這族裡的嫂子做的是真好，不但幫著

雲廷把媳婦領進門還替他疼媳婦。」 
趙氏不和她多計較，「嬸子別著急，今天雲廷媳婦剛來，我多疼疼她，等明兒個

妳家大山兄弟娶了媳婦，我也疼她。」她嘴上說笑著，行動上卻把人往外推。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見不得別人好，趙氏往外趕人，看熱鬧的人都隨著勁出去了。 
把看熱鬧的人趕出去，趙氏又打了水，讓秋語若梳洗換衣服。 
第三章 和蘇二叔吵架 
送趙氏出去，屋裡安靜下來，秋語若沒急著換衣服，而是回內間去看看這場婚禮

的另一個主角到底長什麼樣子。 
外面陽光正好，屋裡也光線充足，床上躺著的新郎也穿了成親喜服。 
秋語若的一身紅嫁衣，是好面子的秋老頭讓家裡給置辦的。 
蘇雲廷的喜服，秋語若覺得，如果不是蘇老頭出錢置辦，就是他家裡還沒有出現

變故的時候，提前為他置辦好的。 
蘇雲廷已經昏迷兩個多月，秋語若原本想著，昏迷的人一定臉頰凹陷、氣色極差，

可真的看到人，她才發現蘇雲廷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消瘦，雖然也不胖，但是

離瘦到脫相還是有段距離的，氣色其實還行，和自己不上妝的時候差不多。 
第一眼胖瘦氣色勉強可看，再看模樣，稜角分明的一張臉，雙眉入鬢、鼻梁高挺，

真就是一個俊美兒郎。 
秋語若輕輕歎氣，多好的人才，可惜不知道還能不能醒過來。但好在她很會調適

心態，想著以他現在的情況，一時半會也不會掛掉，沉重的心情就輕鬆了兩分。 
秋語若不清楚家裡現在的經濟情況到底有多艱難，不過從新房裡除了新郎的一身

喜服，其他再無一件新東西的情況來看，情況絕對不樂觀。 
她早就預料到這家裡經濟窘迫，對於屋裡的陳設接受良好，更是樂觀的想，比起

自己在秋家住的那小半間東屋，這個兩大間的正房真的已經很好了。 
屋裡的陳設雖然不是新的，卻也算不上破舊，看傢俱樣式，應該就是蘇雲廷一直

用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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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語若從包袱裡拿出一套鮮亮的衣服，脫下嫁衣，先摸了摸內衫裡自己悄悄縫製

的袖袋裡的銀子。 
秋語若不放心秋家人，衣服被子交給他們沒問題，可銀子還是自己隨身帶著的好。 
確定袖袋裡的銀子安在，她才放心地穿上拿出來的衣服。 
換好衣服，外面也安靜下來，秋語若聽到主事者招呼著送親的人入席。 
她心裡想，也不知道今天的開支是蘇老頭承擔還是家裡承擔。 
如果是蘇老頭承擔那當然好，不過從他做過的事情來看，今天的費用，他出錢的

可能性真的很低。 
家裡情況困難，她正想著以後怎麼改變家裡的經濟情況時，房門被打開一條縫，

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探頭看過來。 
兩人視線相撞，小女孩先靦腆的笑了笑，然後才喊了聲，「嫂子。」 
蘇雲廷是家裡的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二妹已經十三歲，這個八歲的

小女孩應該是蘇雲廷的小妹蘇靜萱。 
秋語若問她，「是小妹吧？」 
蘇靜萱進來，揪著衣襟低著頭，輕輕的「嗯」了一聲。 
秋語若見她緊張，過去拉了她的手，領著在椅子上坐下，又把從床上收拾出來的

乾果拿出來，放在桌子讓她吃。 
蘇靜萱只拿了花生剝開吃了幾個。 
秋語若見她把紅棗都挑出來放在一邊，問道：「不喜歡吃紅棗嗎？」 
小姑娘搖頭，「留著給大哥熬粥喝。」 
秋語若揉了揉小姑娘毛茸茸的腦袋，把乾果裡面的紅棗挑出來單獨放在一邊。 
秋語若挑好棗，見她不再吃東西，只盯著自己看，就問她，「怎麼了？」 
蘇靜萱今年只有八歲，半年時間經歷了父親去世、大哥昏迷，被祖父分出來後，

母親也去世了。 
爺爺說，嫂子進了門，家裡就有主事的人了，可是鄰居們都說，誰家的姑娘也不

可能心甘情願嫁給一個活死人，就算嫁過來也待不長！ 
大哥成親之前，姊弟妹三人每日都忐忑不安，今天嫂子進門的時候沒有鬧，二哥

讓自己進來先看看嫂子到底是什麼個情況。 
蘇靜萱進來後就感受到了秋語若滿滿的善意，現在又見她為大哥把棗子單獨挑出

來，心裡一下子就覺得有了依靠。 
她問秋語若，「大嫂，妳會一直留在家裡嗎？」 
看著小心翼翼的小姑娘，秋語若就想到了曾經的自己，輕聲回答道：「我是和妳

大哥拜了堂的夫妻，是你們的大嫂，我當然要住在家裡呀。」 
蘇靜萱聽完，眼睛慢慢變得明亮起來，一下子從椅子上跳下來，說：「我去告訴

三哥和姊姊，大嫂說會留在家裡。」 
她往外跑，秋語若也不攔著，正好借小姑娘的口讓蘇家人知道，自己是真的準備

在這邊好好過日子的。 
過了沒一會，房門又被打開，這次進來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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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來的小姑娘是蘇雲廷的小妹，這個少女應該就是蘇雲廷的二妹，十三歲的蘇

靜姝。 
她雙手端了個托盤，上面放滿了花色不一的碗盤，進來後，就對秋語若說：「嫂

子，吃飯了。」 
少女身材纖細，端著滿滿的托盤，秋語若擔心她端不住，上前接過托盤放在桌子

上，問她：「是二妹吧。」 
蘇靜姝回了聲「是」，就幫著秋語若把碗盤從托盤裡拿出來。 
秋語若看著碗盤裡都盛了滿滿的食物，「怎麼盛那麼多！」 
蘇靜姝想到以後嫂子當家，家裡的情況不用瞞著她，回道：「二嬸和從弟妹他們

都沒回去，在廚房裡幫忙的順才嬸子就把剩下的菜盛過來了一半。」 
時下農村辦事，家裡情況不是特別好的，只需要準備招待親戚的席面就行，族裡

最多一家去一個代表，然後就是主事的人，至於本家的家眷，除非幫忙的，其他

少有會留下來吃飯。 
秋老頭知道這邊的情況，所以只來了六口送親的，再加上這邊本家和主事的，最

多開兩席，蘇靜姝也不像會做飯的樣子，所以廚房才需要找個幫忙的，若是家裡

有灶上手藝好的，廚房裡根本不需要找人幫忙。 
既然找了順才嬸子幫廚，這個蘇二嬸就不是幫忙的，這樣她還留下來吃飯，可真

夠不要臉面的。 
三個小孩親嬸子不請卻請了順才嬸子幫廚，再結合她把廚房留下的食物分了一半

讓二妹端過來，不用問也知道，這個順才嬸子是個好的。 
想到順才嬸子，秋語若就想到扶著自己下轎，被別人稱為蘇淮家的那個嫂子。 
能在喜事上幫忙的婦人都是命好家裡又和順的，基本上燒香鋪床的事也都是找這

樣四角俱全為事又明白的人，像這樣幫忙的人也應該留下吃飯的。 
秋語若就問蘇靜姝，「蘇淮嫂子沒回去吧？」 
蘇靜姝搖頭，「蘇淮嫂子說家裡有事，剛才就回去了。」 
秋語若看著她清澈的眼神，明白這個妹妹個子已是大姑娘了，可人情來往的事卻

還是不夠明白。 
這種留人吃飯的話，幫忙的順才嬸子是不好說的，家裡又是這麼個情況，主家沒

留，人家也就直接走了。 
秋語若挑了一碗葷菜放在一邊，對蘇靜姝說：「二妹，妳去拿個籃子，把這碗菜

給蘇淮嫂子送過去。」 
蘇靜姝先是有些茫然的「啊」了一聲，然後才想到人家給自家幫忙，自家是應該

留人吃飯的。 
想到這些，她就趕緊應了一聲，轉身出去拿籃子去了。 
蘇靜姝拿了籃子去送菜，秋語若簡單吃過飯，然後看向其他自己沒動的菜，考慮

著怎麼讓蘇雲廷吃飯。 
秋語若答應嫁到蘇家時就調整了心態，對於昏迷的蘇雲廷，自然是希望他能醒過

來的，如果真像大家預計的那樣，醒過來的希望渺茫，她心裡也盼著他能多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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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 
無論蘇雲廷以後是否能醒過來，是否會英年早逝，秋語若以後都不會離開蘇家。 
她可不敢保證再嫁能找個什麼好人家，與其再找一家去當牛做馬，還不如在蘇家

當家做主的好。 
蘇家目前是日子艱難了些，不過近些年並無戰事，雖算不上盛世卻也是個和平的

年代。 
自己做的飯菜好吃，完全可以去找個地方賣吃食，秋家人眼睛只盯著土地，其實

如果他們讓自己去賣吃的，自己一年掙的絕對不比家裡的土地收益少！ 
這也是秋語若一定要給秋老頭和秋啟山要銀子的原因，因為不管做什麼都是需要

本錢的。 
做生意的事需要先考察一番，目前需要先熟悉蘇家的情況，特別是蘇雲廷的日常

護理情況。 
他現在昏迷不醒，秋語若覺得桌子上的這些飯菜他應該是吃不了的。 
正想著要不要出去問一下，蘇靜姝送菜回來了，不等秋語若開口說什麼，她先跑

到內室給蘇雲廷翻身去了。 
少女渾身沒有二兩勁，要翻動兄長吃力得很，秋語若上前搭手，讓平躺著的蘇雲

廷改成了側躺著。 
給兄長翻了身，蘇靜姝才說：「大哥昏迷著，自己不會動，為了防止身上長褥瘡，

白天的時候必須得經常給他翻身。」 
秋語若點頭表示記住了，蘇靜姝是妹妹，其他的護理秋語若就不向她詢問了，只

問她，「你大哥吃飯怎麼辦？」 
蘇靜姝道：「大哥自己會嚥，只是不怎麼嚼，平時都是給他餵粥喝。」 
說完，她想到給大哥熬的粥應該已經晾好了，就和秋語若招呼了一聲，跑廚房裡

端粥去了。 
兩個人折騰著讓蘇雲廷坐起來，給他餵了粥，秋語若就催著蘇靜姝趕緊吃飯。 
蘇靜姝吃完飯才讓蘇雲廷重新躺下。 
秋語若又問了蘇雲廷的病情，現在用的是什麼藥。 
「一開始還喝藥，後來不見醒就沒再抓藥，分家後，娘又請了大夫來看，抓了兩

次藥……現在，家裡也拿不出銀子了。」 
秋語若早就想到蘇雲廷應該沒再繼續吃藥了，在現代社會，重病患者有政府補助

一部分，但普通家庭還會出現因病至貧的情況，而如今在這個時代，如果沒有一

定家底的人，久病之人到後面基本上就不再用藥了。 
都是沒錢的原因。 
秋語若已經有了掙錢的計畫，不過家裡有個昏迷不醒的病人，每天需要翻身餵飯

方便，應該還要按摩防止他肌肉萎縮之類的，這樣算下來，他身邊是離不了人的。 
蘇母在世的時候，照顧蘇雲廷的事應都是她在做，蘇母去世後，蘇靜姝是女孩，

最多幫著翻身餵飯，換衣方便的事應該是蘇雲廷的弟弟在做。 
蘇雲廷已經昏迷了將近三個月，醒過來的機率已經很小了，在這個時代，無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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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無養家的能力，家裡必須要有一位頂門定居的男丁。 
蘇家兄妹四個，兩男兩女，蘇雲廷昏迷不醒，家裡剩下的唯一男丁，如果人品過

關，秋語若準備以後經濟好了送他繼續去讀書；但如果人品堪憂，也得讓他出門

做事，學著養家，根本不可能留他在家裡照顧兄長。 
那麼以後近身照顧蘇雲廷的事就只能是自己了，而既然蘇雲廷身邊離不了人，以

後賣吃的就不能選擇離家遠的地方。 
她正考慮著以後在什麼地方擺攤最合適，院子裡重新熱鬧起來。 
散席了，送嫁的要回去了。 
娘家人要走，別管是不是真的捨不得，秋語若都要出去送一送的。 
秋語若從新房裡出來，蘇家這邊的人就擔心她要鬧。 
剛進家門的時候沒鬧，並不代表進了新房，和無知無覺的蘇雲廷待過後還不鬧。 
熱鬧的送客場面一下子就安靜下來。 
送親的主客是秋啟用，他知道秋語若是拿了老頭子的銀子，心甘情願嫁過來的。 
秋啟用見她出來了，就說：「語若，我們先走了，後天回門的日子三叔再來接妳。」 
他說完，蘇家這邊的人就見秋語若依然沒有鬧，不但沒有鬧，反而面上還帶了點

笑，就如同正常的新嫁娘一樣和娘家人道別。 
見他們一副驚疑的樣子，為了避免他們腦補出什麼不好的故事，秋語若就對秋啟

用說：「三叔你們放心回去吧，雲廷雖然病著，可好在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家

裡還有弟弟妹妹，不管怎麼說，我以後也不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蘇家這邊的人聽她這麼說，才突然想起來蘇雲廷父母雙亡還昏迷不醒，確實不是

什麼好歸宿，但是秋語若也早就沒了爹娘，連兄弟姊妹也沒有一個，這麼一個天

煞孤星的命格嫁到這邊其實也不算太委屈。 
這麼一想，再看秋語若不哭不鬧的樣子，蘇家人也就不覺得違和了。 
氣氛重新熱鬧起來。 
送走了秋家人，秋語若正準備對幫忙主事的人道謝，剛才一直縮在後面的蘇老頭

確定了秋語若對嫁給自家昏迷的孫子沒什麼怨言後，直接從後面站在人前。 
他畢竟是蘇雲廷的爺爺，主事者就先對秋語若介紹蘇老頭的身分。 
蘇老頭見秋語若老老實實的向自己見禮，心裡更穩了，就對她說：「以後妳是蘇

家的媳婦了，是咱們家這一輩的長媳，一定要上敬老下愛小，給下面的媳婦做個

好榜樣才是！」 
秋語若心裡「呵呵」兩聲，這邊家裡都沒有長輩了，我敬誰家的老？ 
蘇老頭早把蘇雲廷這一支分出來了，還想給自己要孝敬立規矩，秋老頭雖不是慈

愛的爺爺，但和蘇老頭比起來，秋老頭好歹還要臉，而蘇老頭真就可以用不要臉

來形容了。 
他不要臉，秋語若卻不能對他不敬，不能不敬，也並不代表必須被他拿捏。 
蘇老頭說話的時候秋語若一句也不反駁，等他說完後她才道：「之前只聽說您把

這邊分出來，還要了十畝地做養老，這邊的事您就不管了。可今天聽您這麼說，

才知道外面傳的那些都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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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的這些話蘇老頭還是很愛聽的，當下滿意地捋起鬍子點著頭。 
秋語若繼續道：「既然您沒有不管這邊的事，那雲廷就這麼昏迷著也不是辦法，

您看是不是您和二叔帶著他再去縣裡找大夫看看，好歹抓些藥回來，慢慢養個幾

年，說不定能醒過來呢。」 
剛才還得意的蘇老頭，聽完秋語若後面的話，頭也不點了，鬍子也不捋了，像變

臉般換上一張哀傷的面孔說：「雲廷的病對我打擊最大，我也想讓他趕緊好起來，

只是我都這個年紀了，實在是有心無力了呀。」 
秋語若便道：「爺爺年紀大了，家裡不是還有二叔嗎，一家人哪用分得那麼清楚，

得互相幫扶著才是。」 
這次秋語若說完，不等蘇老頭反駁，蘇二叔馬上就不願意了，他發現侄子娶來的

這個媳婦可比去世的嫂子難對付多了。 
老頭子本還想著繼續拿捏這邊，但現在看來也沒有必要了。 
蘇二叔直接說：「分家分家，分開了就是兩家人了，都是自家過自家的日子，哪

有叔叔必須得給侄子看病的道理！」 
說完，他見秋語若的臉色變了，正等著她翻臉，想著這次兩家當眾鬧翻，這樣以

後這邊的幾個累贅就不用自己管了。 
卻沒想到秋語若忍下了沒鬧，還繼續說：「雖說分家了，但是一家子骨肉不是分

了家就能分開的，我也不是非得讓您給雲廷治病，就是想讓您明天幫著找個車，

咱們帶雲廷去縣裡的大夫那裡看看。」 
她這話說得極軟，但是蘇二叔卻從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掩藏著的精明。 
她這是要把自己架起來的意思呀！ 
蘇二叔心裡哼了一聲，這些都是自己當初對付死掉的老大玩剩下的，秋語若想用

這個辦法對付自己，沒門！ 
翻臉，必須翻臉，要不然被她賴上，以後的麻煩可就擺脫不清了！ 
他直接把手一揮，拒絕道：「地裡的莊稼眼看著就要收了，跟著你們往縣裡跑，

我自己的日子還過不過了！雲廷家的，雲廷的病就這樣了，大夫都說能醒過來的

可能不大，妳也別難為二叔，妳就這命，該認命的時候就得認命。」 
他拒絕得乾脆，還拿命格說話，秋語若卻不順著他的話說，只說：「耽擱您一天，

影響不到過段時間收莊稼。」 
蘇二叔聞言，內心嘿了一聲，呸道：她還真賴上了！ 
為避免被秋語若纏上，蘇二叔後面說的都是撕開臉面的話。 
秋語若卻只說他是做叔叔的，就算分家也不能不管蘇雲廷。 
正在往盆子裝撤席剩下的葷菜的蘇二嬸，一聽到自家男人和秋語若爭吵，放下盆

子就跑出來了。 
有了蘇二嬸的加入，場面一下子就亂了起來。 
 
 
蘇雲廷的意識緩慢清醒，大腦還沒運轉起來，就被外面的吵鬧聲吸引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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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叔和二嬸在和一個陌生的女子爭吵。 
蘇雲廷的大腦在爭吵聲中完全清醒，不用細聽他們爭吵的內容心裡已經清楚，和

二叔他們爭吵的陌生女子應該就是自己的妻子。 
院子裡，蘇二叔擺道理，說自己也有一家子要養，根本顧不上這邊。 
蘇二嬸就是句句惡毒，說秋語若是天煞孤星的命，蘇雲廷也是剋父剋母剋兄弟，

他上面一個夭折的兄長就是被他給剋死的。 
蘇二嬸跳起來，拍著大腿說：「你們倆這命格，禍害完自己的父母，就別再禍害

我們了，分家了就是兩家人了，你們的事以後別找我們！」 
秋語若也不惱，只說：「你們是雲廷的二叔二嬸，我們有事不找你們還能找誰呢？」 
蘇二叔覺得秋語若跟個狗皮膏藥一樣，被她黏上一點就揭不下來，「我也能力有

限，妳公公早早的去了，我自己供養老爺子也很吃力，真的沒管你們的能力了，

以後咱們兩家各過各的日子，誰也別麻煩誰了！」 
蘇二叔說完，又拉上族長，說：「分家的時候您老可是在的，當初都說好了的，

現在雲廷家的不認，您得說句公道話。」 
族長聽了內心腹誹，當初要是雲廷媳婦已經嫁過來了，你們可沒那麼容易把他們

分出來。 
族長心裡雖然對蘇雲廷一家不值，但當初分家是寫了文書、立下字據的，所以只

能對秋語若說：「雲廷家的，當初分家時是說好了的，你們兩邊以後不管是生病

還是婚喪嫁娶，對方都是不用管的，當時妳婆婆還在，她同意了，字也是她簽的。」 
族長說完，秋語若的表情先是震驚，然後又變成無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院子裡沒有人再爭吵，只剩下兩個妹妹壓抑的哭聲。 
聽完這一切的蘇雲廷恨意滔天，心如刀絞，他恨祖父的無情，二叔的貪婪自私。 
家裡的土地大多都是父親跟著表叔跑商置辦下的，這些年地裡的收益祖父收著，

自己讀書科舉的費用也沒用他出過一兩銀子。 
可父親去世後，自己昏迷著，祖父明明存著那麼多年的土地收益，卻只給自己抓

了一個月的藥，分家時只給了幾兩碎銀子，土地更是按著他一份、自家和二叔家

各一份來分，他以後跟著二叔生活，自家這邊還要再給他十畝地的養老。 
蘇雲廷每當想起這些恨意就會多出兩分，今天的恨意更是成倍增長，但是他除了

恨，卻做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在心裡一遍遍的說—— 
「你們等著，等我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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